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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会客厅]决策者说：清华对话康奈尔  　　央视国际 (2005年11月19日 19:03) 

　　CCTV.com消息（新闻会客厅）：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决策者说》。今天决策者说请到了两位嘉宾，是中国和美国两个最著名大学的校长，其次，他们这两个大学都会培养出很多未来的决策者。 

　　罗林斯所在的康奈尔大学坐落于纽约洲中部，创办于1865年，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至今，康奈尔培养出了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牛艾米也在这里诞生。它所拥有的农学院、医学院和工程学院在全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康奈尔与中国已有百年渊源，一个世纪前，众多中国学生因为康奈尔大学强大的农业研究与教学资源慕名而来，以至后来它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农业的摇篮”。1905年，康奈尔培养出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施肇基，在民国初年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192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另外，文学大师胡适，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之一赵元任，桥梁专家茅以升也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近一个世纪以来，康奈尔大学与清华大学一直在努力寻找着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4年11月8日康奈尔大学与清华大学签署了两校合作备忘录，以确立了两个学校的战略伙伴关系。 
　　2005年，双方开始轮流在各自的学校展开联合研讨会。而第一届联合研讨会于今年11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白岩松：有请两位校长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顾校长，看了您的履历，是一个老清华，而且是物理系的，作为一个学理工的，而且管理这样一个在大家印象中好像更偏向于理工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的优势在哪儿，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又在哪儿？ 

　　顾秉林：实际上我认为所有的学科实际上都有相通的地方，虽然我是学物理的，但是物理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它们和人文都有相通的地方，管理一个学校，既要有人文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方面的背景。同时清华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可以有很多工科，还有其它的一些学科，要找到它们的共同点来管理这个学校。 
　　白岩松：罗林斯校长，您的履历大家已经清楚了，您是学古希腊文学的，包括哲学，但是却管理康奈尔这样一个在科研、学术方面非常跟上时代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您的优势是什么？ 
　　罗林斯：是的，我的机会就是我能够了解非常古典的文学，古典的哲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领域，我们必须要了解各种各样的语言，包括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的语言，对于这种非常严格的语言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学术在大学当中运作的方式。 
　　白岩松：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呢？   
 罗林斯 

　　罗林斯：不足就是我并不是很了解技术方面的领域，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在技术方面的专家是谁，自己不具有这样的专业知识，但是你要知道哪些人具有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专家是谁，要这方面的专家。 

　　白岩松：顾校长有多少年没有考过试了？ 

　　顾秉林：我已经很多年没考试了，但是我给学生每年都出考题。 

　　白岩松：学生历来有一句话，叫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不过接下来要把一个试卷搬到现场，看看两位校长如何回答。有四个选择，高考状元，奥赛冠军，这是中国特色，很强烈的中国特色，奥运冠军，其实它也意味着可能音乐也在这个选项里头，中学生发明家，有特长的。顾校长，从清华的角度来说，您欢迎什么样的高中毕业生考清华大学？ 

　　顾秉林：你列这四种情况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作为校长，我希望把他们统统录取进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除了杰出的年轻中学生之外，可能还包括很多其它的方面，年轻的杰出中学生。 
　　白岩松：但是要让你有一个倾向呢？ 
　　顾秉林：一般说来很难说，前边的是符合目前我们国家的现状，它体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有一些处在贫困的家庭，他们只要分数考好了，也同样能到清华大学。后边几个，实际上是反映了对分数是那么平等吗？如何改变只把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对各方面表现比较优秀的杰出中学生，这样的学生实际上逐渐增多，除了高考之外，每年大约有20％的学生是通过面试的渠道进入清华的，但是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和透明。有一些不通过考试进入清华，我们称为保送生，每年大约有5％到10％，但问题是我们往往把这个事做得很好，很符合各种各样的程序，而且要对原来他所在的学校和所在的地区进行公布，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这些学生是因为这些特殊的原因而被清华大学录取的。 
　　白岩松：您的选择的答案是什么？从康奈尔大学的角度来说。 
　　罗林斯：从康奈尔大学的角度，我们对每个学生都做单独的评价，我们会有一个委员会每个学生进行评价，我们要考虑到学生背景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对于那些有创新精神的，有创意的学生非常欢迎。同时，我们也会欢迎得高分的学生，他们在中学当中学习非常好。在康奈尔并不是很重视大学的分数，或者是全国的大学考试，这就是我们的一些选择。另外我们还会看一些推荐信，推荐信是由高中的老师写的，或者是由校长写的，会介绍这个学生的个性，这个学生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兴趣，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学生帮助社会，回馈社会。比如说做志愿者，能够帮助他人，换句话说，不仅想自己，而且想别人。 

　　白岩松：如果顾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向您推荐了一个高中毕业生，您是否就可以因为是顾校长写的，所以就同意这个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上学？ 

　　罗林斯：顾校长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当然会对这个学生感兴趣，但是仅仅有这个推荐信是不够的，非常抱歉，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顾秉林：实际上每年招生，我们也接到很多推荐信，但是我们都通过一个考评委员会进行严格的选拔，往往这个委员会对于学生面试都由十几个人组成，他们分别对这个学生做出判断，最后的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哪些人可以不用考试就可以录取到清华大学，哪些人可以降分录取到清华大学，要分清。 

　　白岩松：也就是说罗林斯要写一封推荐信，您这儿整个评判得不合格，也要对校长说对不起。 

　　顾秉林：是的，尊重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因为它是集体讨论的结果。 

　　中美两国高校对于本科生有着不同的培养模式，当一名高中生进入了清华大学或康奈尔大学后，他将度过怎样的求学历程呢？专业的选择、课程的设置、与名师教授的交流以及课堂以外的实践经历都是一名本科生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清华与康奈尔将如何引导自己的学生应对这些问题呢？两所大学不同的办学模式又会培养出怎么样的人才呢？ 

　　白岩松：其实大学一年级对于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他由一个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从大学的角度来说，如何看待他刚刚来的这一年，你会重点培养他的什么？在刚进学校的这一年时间里，重点要培养他什么，让他改变什么？ 

　　罗林斯：我们的大学里，确保我们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们能够互动，能够跟教师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种分歧的课程里边提供一些论文，而且由这些大学的教师进行评分，这样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能够在教育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只是听听老师讲课，这种互动性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也请这些高级的教师来从事第一年的教师的工作，这样确保我们最好的师资力量能够给新生，发挥好教师的作用，这点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白岩松：您说的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比如说康奈尔大学里有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也都会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 

　　罗林斯：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我们的大学里流传着，几年前，当我们首先就任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些学生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来上物理课，大学的老师有点迟到了，他可能是八点十分才到，这点是很少见的，他当时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教室里，他说我非常抱歉同学们，我今天不能够正常给大家教学，因为几分钟前，我接到教授的电话，我得到了物理学奖，我们的学生很高兴，他们知道自己的教授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点在我们大学的教学里也会发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些诺贝尔的获得者是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的。 

　　白岩松：顾校长，去年我去清华采访杨振宁教授，因为杨振宁教授回到清华之后给一年级的学生开课，当时成为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是不是的确有很多原因。另外，从清华的角度来说，如何看待在大一时候对学生的塑造，你们的重点在哪儿？ 

　　顾秉林：刚才你提到杨振宁先生给大一学生讲物理，实际上清华大学这些年来已经开始推进我们所称的名师上讲台，我很高兴地告诉你，现在实际上清华大学86％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还不是我们的最高要求，没有达到我们最高的要求，我们学校现在提出来，所有的教授必须得给本科生讲课。 

　　白岩松：是百分之百地要求。 

　　顾秉林：百分之百地要求。否则你就不能当教授，而且教学是作为教授的第一学术责任，这点是非常明确规定的，所以我们一直推行。现在这些年来推行名师上讲台，包括杨振宁先生给大一学生讲物理课，同时我们对于大一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不同点，我们为此在2003年的时候专门开设了新生研讨课，所谓新生研讨课，因为学生过去在高中的时候，比较适合于老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 

　　白岩松：单向传递。 

　　顾秉林：我们希望改变这种模式，当然，大学也有这种传递，也有这种模式，作为这种模式的一个补充。我们搞研讨课，要求名师、名家给新生开这样的讨论式的教学课，课堂我们不希望有很多人，就是十个人到十五个人，大家围在一起，就像我们在一起这样讨论一样，教师可以做一个开场白，大家开始讨论。我在2003年的时候自己报名就开了一门课是走进量子世界，他们说量子世界太复杂，给一年级开行不行，但作为一个尝试我想还是值得的。 

　　白岩松：现场有没有上过顾校长课的同学？你是去见顾校长了，还是真的去听他的课了，你听不听得懂，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 

　　学 生：你好，我是学材料的。量子世界显然是一门物理学的课，我当时选了这门课，因为顾院长又是院士，又是我们的校长，应该来瞻仰一下院士的风采，然后我们就选了这个课。 

　　白岩松：那我就关心了，第二节课你又去了没有？ 

　　学 生：正因为第一节课顾校长的魅力太大了，以后每节课同学都很早就去了，而且我们那个课跟普通的课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上课，顾校长也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课程并不是说要教授大家多少量子学的知识，因为量子学本来就是不太确定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研讨的余地，在那个课程当中大家是互相交流的，而且顾校长也跟我们讲他自己的大学生活，或者是讲他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科研，还包括他自己对清华的理解，这样这个过程我想每个同学收获都非常大。 

　　白岩松：非常感谢你，给我们重新讲述了一下顾校长讲课的氛围，不光讲了量子力学，还讲了自己之所以有力量的过程。罗林斯校长是否也经常让一些本科学生有机会听到您关于希腊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讲述？ 

　　罗林斯：我也是定期教本科生的课程，今年应该教四个课程，去年我的古希腊文最好的学生来自于中国，他14岁的时候到美国，四年学了英文，然后就开始学希腊文、德文，他在这些外语的课程当中是非常优秀的，他是一个奇迹。我们知道有很多中国学生都到美国去学物理，学习工程，而他到美国是学习拉丁文，学希腊文，我非常高兴，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国学生。 

　　白岩松：其实说到去国外学习，就涉及到近年这么多年来比较流行的，像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今天我们来比较比较教育。童琅教授，您给我们讲述一下，比如说在大陆大家会知道，面对老师，即使开讨论课，学生也不太容易拍着桌子说，老师你这个说的不对，我的意见不是这样的，康奈尔是什么样的一种传统，学生和老师在上课的是否可以做到让老师有时候脸会红起来，并且不报复学生？ 

　　童 琅：大概这两个教育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是清华毕业的，清华是培养最尖端科学的，目的是培养最尖端科学的领袖，在康奈尔，他要培养比较全面的学生，比如说人文科学方面的教育很全面，这样就不只是接受你给他的观点，上课会有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但是不会脸红吧。 

　　白岩松：不会很激烈。老师是否也欢迎学生提出另外的意见，不同意自己的看法？ 

　　童 琅：当然，从教学上来讲，如果你能跟学生之间有交流，这个交流的影响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鼓励学生问问题。 

　　白岩松：顾校长，是不是现在清华也在从您的新生研讨会也在树立一种新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顾秉林：是的，我们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尽量进行一些改革，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主要还是用科学方法的术语来讲，是演绎法的一种教育，大部分是老师讲，学生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或者主要是这样的，这样在学生印象当中老师讲的都对，好像学生想出什么问题老师早就想完了，自己好像没什么可做的。在这种教育情况下，他的基础可能很扎实，本身学得也很系统，但是他缺乏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强烈欲望。刚才谈到美国教育，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它更多应该注重用归纳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他总是要针对一个问题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解决问题，去发现，去探索，最后学习一些情况。他这个方法系统性来讲，或者基础没有中国学生扎实，系统性不见得比中国教育强，但是学生确实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他激发的激情，有创新的激情，这两种教育确实是不一样的。至于说这两个方法能不能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探索的阶段。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刚才谈的新生研讨课，我们还有很多对于本科生的研究训练计划，就是学生自己参加一些科研活动，学生参加这样的科研活动，可以参加自己提出的一些科研活动，自己提出问题也可以，老师提出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学习新的知识。 

　　康奈尔大学的校训是“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自己想学的科目”，入学新生不分专业不分学科，学校有4000门课程供他们选择，因此康奈尔的学生在课程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度；清华大学近年来也在强调学生对于课程的自主选择，共开设了3700多门课程供本科生选择，同时却将本科生毕业的学分要求由270学分降至170学分，其中大幅度的削减了专业课的学时。那么，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将会对学生起到那些作用呢？ 

　　白岩松：今年清华很高的一个知名度还要感谢我们的一个百米选手，胡凯，他叫眼镜侠，拿了世界的一个比赛冠军，又拿了全运会的亚军，不错的成绩，同时我们的赛艇队每年跟北大也在较劲，清华跳水队也很优秀。另一方面清华在三四十年代是以人文见长的，一大批思想家等等都在清华，从今年的又是跑步，又是跳水，又参加比赛，同时又设置了很多人文系，清华是否正有新的梦想，希望自己的学生也是综合性的。 

　　顾秉林：你的分析完全对，我们在2000年的教育工作讨论会，当时重新审议了整个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实际上我们要求理工科的学生四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人文社会科学。 

　　白岩松：硬性规定吗？ 

　　顾秉林：这个是硬性规定的，四分之一的时间，有一些是必修课，有一些是选修课，有一些是必须修的，有一些是选修的，比如说我们是历史类，可以有希腊史，也可以有欧洲历史，也可以有中国历史，但是他必须自己选，历史类的学分点就有了。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有四分之一是这样的时间，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基础科学，就是数理化的基础科学。再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一种专业技术，跟专业相关的一些技术，还有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是跟他专业相联系的一些课程，翻过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文方面的学生。 

　　白岩松：没错，我的同行在那儿也有，清华新闻传播。 

　　顾秉林：我们也要求他们有科学素养，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开了物理课，开了数学课，是专门给文科的学生开的。 

　　白岩松：理科的学文科相对来说容易，但是文科的学理科由于门槛高，很难进入。 

　　顾秉林：这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中小学教育出现毛病，在高中的时候他老早地把学生进行分科，实际上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并没有利，只有我们不断改造这样的高中教育，使文理不分科，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最后选择是学文还是学理，学工还是学医，这样就不会显得像现在这样困难。 

　　除了在校内学好必要的课程之外，康奈尔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学生都会走出课堂，了解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每年暑假，康奈尔大学的学生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去工厂、公司、社区进行实践；清华大学每年也有自己的实践教学计划，2004年暑假，清华大学本科生有300多支队伍3000多名学生参加了社会实践，水利系连续10多年都派出学生赴三峡库区实地实习，新闻学院学生李强今年暑假完成的社会调查《乡村八记》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被总理称为“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可以说，社会实践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的第二课堂。 

　　白岩松：康奈尔的学生是如何解决校园里的生活跟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上大学四到五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时间是在学校以外工作，去实践，去做科研，还是更多的时间是在校园里头学习、考试，你鼓励你的学生走向社会吗？ 

　　罗林斯：确实鼓励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这样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同时我需要指出一点，我们大学的课程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很努力地学习，在康奈尔大学是这样的。另外我还是强调，在星期六晚上我到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哪些学生在学习，在周末的晚上学习，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学生在图书馆里周末还在学习。 

　　白岩松：那是因为他在美国还没有找到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罗林斯：可能是这样。 

　　白岩松：但是康奈尔大学如何看待学生的社会实践？鼓励他们走出校园吗？到工厂或者到社区去做很多事情？ 

　　罗林斯：其中有一些学生去实习，我们有一个计划可以使得我工科的学生可以给公司工作，在某一个学期或者某一个暑假的时候做实习生，这样可以在市场里得到一些实际的经验，有一些教授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经验，这样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第一手的经验，在公司里面进行工作，并且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出来，这种教育从实验室和书上、校园里学的东西不同，我想这种工作经验是非常有用的，这种工作经历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学生也受益匪浅，我的同事童教授他也会说同样的观点。 

　　白岩松：童琅教授，其实现在在大陆有这样一种现象，有很多大学生很早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带着手机、呼机到他们的目标单位去实习了，甚至会耽误一些课程，如果你意识到了，他有可能因此导致他的基础不够牢靠的时候，你会否会有自己的担忧？ 

　　童 琅：你设计课程的时候要把这个考虑进去，整个课程里，比如说要让学生到公司里去做，要有一定的安排，整个学期都要到公司里去做，所以并不是说在一边念书一边做，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设立这个课程的时候会把这个考虑进去。 

　　白岩松：我看李强在点头，李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大家熟悉的新闻人物，因为他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去乡村进行调查，写了一篇《乡村八记》，被温家宝总理看了之后亲笔给他回信了，你当时选择这个时期是在暑假期间，会不会因为有了总理的鼓励之后，今后你会更多加强你上大学期间的社会实践？ 

　　李 强：首先我想说一个，在清华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非常成系统的教学环节，我当时所做的这个实践，本身也是隶属于学校假期的一个实践项目，对于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来说，总在学校里面死读书、读死书肯定是不成的，所以说在实践环节应该加强。 

　　白岩松：简单告诉我，你认为大学四年或者五年的时间里，实践跟校园内的“读死书、死读书”，什么比例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畴？ 

　　李 强：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白岩松：顾校长是否同意这样的比例，你认为实践跟学习之间的什么比例比较合适？ 

　　顾秉林：刚才李强所说的，实践环节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培养人的环节，作为教学计划当中所规定了的，当然，像李强同学搞这个《乡村八记》，总理说是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这是对李强同学的鼓励，同时也是对我们整个学校青年学生勇于参加实践的一种鼓励。至于说到实践应当是多少，其实不同的学科实践是必要的环节，但是不同学科的学生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总的来讲，我们现在的学分，我们已经大大减少了整个学分，当时从250学分减到 170学分，其中有40个学分是专门给了社会实践，还不是包括暑期的实践。然后130个课程当中，既有实践，也有课堂教学，这都是有的。不同的学科安排的可能不一样，像我是搞物理的，我们普通物理实验课，就是搞实验，整个课程就是实验。像新闻，有一门课要采访，是马背上进行采访，重走长征路，整个一门课就是在长征路上在教，然后大家写文章，写文章谈自己的体会、学习，不同的课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课程，我们是从总的原则上来讲是鼓励多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实践能够出创新人才，这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白岩松：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拔学生，如何培养他们，我们要给社会送出一个什么样的毕业生。有这样的几个选择，政治家，清华大学近些年做得非常出色，其实康奈尔大学过去也很出色，很多的大使，包括胡适后来也是跟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像院士、诺贝尔奖得主、工程师、幸福快乐的人。校长，您更希望您的什么样的学生更多一点？ 

　　罗林斯：我们非常骄傲，我们有很多诺贝尔奖的得主，在康奈尔大学，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也非常高兴。 

　　白岩松：顾校长，从清华大学的角度来看，清华大学的确为我们奉献了很多政治家，这是必然的因素还是清华的某些血统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还是这个时代的需求？ 

　　顾秉林：其实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清华不该出这么多政治家，应该出更多的院士、诺贝尔得主、工程师和幸福快乐的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跟学生在一起说一句话，我们的老校长曾经说健康工作五十年，我们是希望学生是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幸福生活他可以做院士，也可以做诺贝尔奖得主，也可以做工程师，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他自己感到对国家，对人民，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做贡献的都是可以的。 

　　白岩松：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两个考核标准，第一个是刚毕业之后，他们是不是能很快找到工作；第二个是很多年之后，他们是否为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民族做出了非常优秀的贡献和推动，您这两点怎么去解决？ 

　　罗林斯：大多数学生在短期之内都想很快找到工作，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工作，就会感到很失望，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我们采取的是长期的看法，我们长期的看法更加容易，希望他们能够对社会做出长期的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做出贡献，不仅是为一个人培训出来，让他能找到一个工作，而是让他能够为社会做贡献。他找到的工作也并不是他在生命当中所做到唯一的工作，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涉及到他整个生命的职业生涯，他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要从事三到四个工作。 

　　白岩松：如果我们把康奈尔大学跟清华的合作比作是一个婚姻，您希望这个婚姻之后会诞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罗林斯：这是一个高度合适的孩子，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清华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学，我们要在这种合作优势方面，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合作的例子，两个大学之间的确可以建立这种合作的关系。 

　　白岩松：顾校长，现在清华跟康奈尔正在孕育什么样的孩子？ 

　　顾秉林：我们去年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希望和康奈尔的合作能够首先在科学研究方面得到比较好的合作，这次校长来就是进行信息科学方面的论坛，明年3月、4月份，我们还要到康奈尔进行纳米技术的论坛，科研方面的合作，进行教师之间的交换，但最终受益的还是学生，为了学生的培养。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中国教育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缺点，从国际合作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白岩松：现场也有很多同学，可以问两到三个问题。 

　　学 生：我想问关于创新人才的问题，我认为一名创业人才的出现虽然不完全依靠教师的培养，但是无疑教授在一名学生成长过程中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教师们缺乏一些活跃性思维，缺少一些创新性思维，学生应该怎么办？ 

　　罗林斯：实际上要使我们的老师保持活力并不是很难，我们的老师必须自己做很多的研究，他们要进行有创意的工作，我们学校的老师要不断地晋级，在学校当中要不断提高他们的水平，他们必须要写一些文章，要做一些实验，所有这些都需要创新，需要有创意，所以对此我毫无疑问，他们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有一个项目，能够在高中发现最好的学生，给他们一些支持，使他们能够到康奈尔进行学习，和一些非常好的高级的教授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进行研究的合作，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对于本科生来说是一个新的培训方法，学生非常喜欢这种方法，而且老师也非常喜欢，因为他们能够获得很好的师生来源。 

　　顾秉林：我很同意他这个观点，我们的主流、主体教师必须搞科研工作。刚才我谈到，不搞教学不能当教授，另一句话没有说，不搞科研也不能升教授，实际上对于一个教师的要求是既要搞教学，又要搞科研，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做一些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学 生：罗林斯校长您好，我是一名清华大四的本科生。据我所知，清华和康奈尔的友好往来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就您来说，您觉得您清华招收研究生的条件是什么，您觉得具有什么样素质的清华学生最适合走进康奈尔继续他的学习？ 

　　白岩松：是否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理解成为是一个自荐？ 

　　罗林斯：我们希望获得你这样的学生，像你这样的学生知道如何问一些非常聪明的问题，如果你能够用英文问这个问题，我可以现在就做这个决定，我只是开玩笑。我们所需要的学生应该来自非常好的学校，比如说清华这样的学校，他们在学术方面有很好的成就，而且非常希望能够在其他国家进行学习，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到国外学习的，并不是所有好的学生都适合到国外学习，因为到国外学习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我的建议就是，希望学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考虑到国外学习。我希望能够在康奈尔见到你。 

　　白岩松：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你刚才应该用英语提问，你更应该用希腊语提问，你要是用希腊语提问，明天就可以去。 

　　白岩松：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一个什么来结束呢？让两位校长先把手握上，然后我给他们解释他们就一定不会愿意撒开手。今年是2005年，在整整一百年之前，康奈尔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毕业了，在之后的一百年里，康奈尔跟中国的关系一直是源远流长，如果我没记错，现在康奈尔大学里就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何氏广场，一百年已经结束了，历史它不会忘记，它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基础，但是我们期待这次握手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头诞生更多更优秀的东西。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播出时间： 

　　每周一至周四晚20：30－21：00 

　　《新闻会客厅》周五特别节目《决策者说》播出时间： 

人大校长迎接新党时用错典故 未吸取清华校长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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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念诗不认识字场面尴尬 清华校长失礼遭网民质疑
清华校长主持宋楚瑜演讲时举措失当 引发争议(图)

清华大学校长到底有什么问题？ 清华校长主持演讲出错，该检讨！
相关调查：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当代校长更像官员
因为有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前车之鉴，所以新党在人大演讲时，人大校长纪宝成的表现格外引人瞩目。不仅如此，关心文化新闻的人都知道，纪校长最近可是报纸和网络上的热门人物，人大开设国学院，国学的话题在媒体上吵得不可开交。
纪校长的表现显然比顾校长要好，至少他在送礼物时没有不认识的字，也没有说什么明显错误的话。不过耳朵很尖的网友，还是在第一时间听出了问题―――关于“七月流火”的问题，又在网上热闹争吵起来。
纪校长的欢迎词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糟了，这句话有麻烦了。更讨厌的是，纪校长、人大的名字已经与“国学”捆个结实，而“鼓吹国学的人用错典故”，显然不妥。
我是赞成复兴国学的，是人大设国学院的拥护派。但我无意为纪校长辩护，“七月流火”是说“天要凉了”，而不是说“天真热”，这是国学入门典籍《诗经》里的入门诗句，错得不应该。纪校长可能是受到媒体乱用的影响了。至于有网友说，“这正证明了纪校长不是寻章摘句的雕虫，总拘泥于古人的语意文化怎么能发展？”似乎有些牵强。
错了就是错了，起码国学倡导者更应讲究用词的准确性，应该对传统文化有更多敬畏，在“创新”时更需要悠着点。
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能证明国学复兴的“可笑”。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国学复兴是多么迫切的需要―――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谁都可能出错，谁也不敢说自己就学习得多么好了。不管他是反对复兴国学的教授、“大洋来信人士”，还是有强烈复兴意愿的、如纪校长那样的国学重镇的领袖。
这种人文素养的欠缺和国学基础的不扎实，是民族性的、集体的，不是清华校长或人大校长个人的。纪校长那么真切地呼唤国学的复兴，都无法驾驭国学的宏大体系，更何况对国学充满偏见甚至仇视的人士呢？
一个有趣的例子，国学复兴论战中，人大教授与中山大学教授曾发生过一场“脊续”与“赓续”的争吵。人大中文系教授袁济喜先生说，批判国学，也需要“准入资格”。其实我想，这种复兴国学的“准入资格”，应该说每一位国民都有，但也许我们每一位国民都还有所欠缺。 

相关专题: 时政要闻 

相关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与新党主席郁慕明互赠礼物（2005-07-12 10:34AM） 

•人大校长致词：“合而不分”是两岸人民共同心愿（2005-07-12 10:19AM） 

•郁慕明在人大开始发表演讲（2005-07-12 10:07AM） 

•人大校长致词：“合而不分”是两岸人民共同心愿（2005-07-12 09:27AM） 

•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2005-06-09 12:01PM） 

•国学院与纪校长的尴尬（2005-06-07 12:01PM） 

•为履行新使命铸剑 记二炮某导弹旅旅长张世俊(图)（2005-05-24 09:2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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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秉林（右）向宋楚瑜赠送礼物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5月11日在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再一次引起网民的热烈反应。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从主持、赠礼到读诗的不少尴尬场面，引起许多网友的不满。
校长“卡壳”尴尬送礼
宋楚瑜演讲期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了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清末外交官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由于字画是用篆书写成的，竟“难倒”了顾秉林。他念到“离分裂力谁任”的“”时被卡住了，后还是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引得学生们笑声连连，相当尴尬。
而顾秉林在主持过程中，结结巴巴，几次中断更正，最后更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礼物，引起下面学生一片嘘声。
重要场合校长失礼了
有网友说：“唉，送人家礼物却读不出来；第一次看到送礼的人一直说谢谢，收礼的人却不说谢谢。”
这首诗是用小篆写的，如果一点不了解这首诗，要当场认清并正确读出这些小篆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首诗并不生僻，2003年6月，温家宝（图片-新闻-网页）总理在香港礼宾府出席CEPA协议签字仪式后演讲时曾引用过这首诗。即使在此之前完全不知道这首诗，作为赠礼人，在赠送之前也应看看自己赠送的东西，如果打算当场念出，怎么也得读一遍吧？对清华大学来说，这毕竟是一次很重要的接待活动，也是展示清华大学的大好时机。但这个小小的事件却凸显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名校领导当着全球直播的电视新闻报道出现如此的“卡壳”，实在不应该？
文章来源：成都商报 

清华校长主持宋楚瑜演讲时举措失当 引发争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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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耻全球直播，丢人现眼于全世界；二耻扪心自问，我辈于传统文化认识几何？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5月13日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再一次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反应。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从主持、赠礼到读诗的不少尴尬场面，引起许多网友的不满，有网民甚至评价：“清华的脸都给这位校长丢完了。
现场
宋楚瑜演讲期间，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向宋楚瑜赠送了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清末外交官、中国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亻+瓜’(音“夸”：割裂、离析的意思)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由于字画是用篆书写成的，竟“难倒”了顾秉林。他念到“离分裂力谁任”的“亻+瓜”时被卡住了，后还是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引得学生们笑声连连，相当尴尬。
而顾秉林在开始主持过程的发言中，结结巴巴，几次中断更正，到了最后更是洋相尽出，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礼物，引起下面学生的一片嘘声。
网评
新浪网友：唉，送人家礼物却读不出来；人家送礼给你也不懂得说谢谢，第一次看到送礼的人一直说谢谢，收礼的人却语无伦次！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清华的校长；不知对岸的清华校长看了，有什么感想？
网友HEAVEN：就是忘了给校长大人事先安排一次彩排，结果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
网友威哥：顾校长竟不能将全诗的三十二个字(包括标点符号)认全！结结巴巴地竟然没有把整首诗念完整就草草结束。丢人啊，丢人！清华的脸都给这位校长都丢完了！呜呼哀哉！
Lieykig：谁叫清华大学是大陆专攻科技学术的最高学府，校长不熟悉古典文学，应该是值得谅解的。
清华大学，你丢的是谁的人？
古风同志
顾校长不识字
这首诗是用小篆写的，如果一点不了解这首诗，要当场认清并正确读出这些小篆可不是一件简(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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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事情。但这首诗并不是很生僻的一首诗，2003年6月温家宝（图片-新闻-网页）总理在香港礼宾府出席CEPA协议签字仪式后发表演讲，引用过这首诗，作为一个大学的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吧。
即使在此之前完全不知道这首诗，在赠送之前总要看看自己赠送的是什么东西吧，如果打算当场念出，怎么也得请作者或认识的人读一遍并记住，对清华大学来说，这毕竟是一次很重要的接待活动，也是展示清华大学的大好时机。连战来时，选择了北大，为何这次选择清华大学而不选择别的学校？因为在宋楚瑜先生和国人的眼里，只有北大、清华这些名校才能体现中国学界的最高水平，要把最高水平展示给别人，这是很正常的想法和行为。
在这次宋楚瑜先生的清华之行，国人给与了极高的期盼。整体来看，在赠送纪念品之前的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但这个小小的赠送纪念品却让人们大出所料，并深感失望。这也显现了校领导在此方面的官僚行为，这么重要的细节竟没有亲自落实。

尽管我们不能就依此说清华大学的水平如何，但这个小小的事件却凸显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理工科大学里人文教育的缺失，一个堂堂的名校的领导当着全球直播的电视新闻报道，出现如此的卡壳，不正反照出人文的缺乏吗？
刘教授读错字
继顾校长在演讲会上口吐莲花，玩了一把看图说话，将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一诗二十八个篆字读得泣动鬼神之后，昨夜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特邀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出语不凡，又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学识。
刘教授气宇轩昂，坐定果然有学者之风。主持人请刘教授讲述今天礼品赠送的故事，刘教授侃侃而谈，显然也对自己颇为自信。当不可避免地介绍到那幅当天上午之后已经署名的《寸寸河山寸寸金》书法礼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口吐惊世之辞：“这是某某人所书写的‘小隶’。”
此言一出，我在床上一惊弹起，小隶？何谓小隶？一时竟然怀疑自己在梦中。
篆字认不全，尚在情理，然而清华送的明明是小篆，隶书和篆书两种书体，中学生都应该分辨得出呀？况隶和篆发音区别巨大，不至于是口误，即便口误也应该当时发觉，及时纠正。而刘教授仍然气定神闲，毫无愧色，显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发明”了一种书体。
后来他还继续朗诵了《寸寸河山》全诗，不时低头看稿子，吞吞吐吐地读到“离分裂”的时候，他仍然理直气壮地读道：“瓜离分裂。”
想清华历来人文荟萃，国学大师，文坛巨匠不乏其人。不知如刘教授等者，在爆出如此洋相之后，该怎样面对先贤，面对学子，面对国人？倘王国维陈寅恪等尚在，见闻清华后辈竟如此为学为师者，亦只能一声叹息耳！
清华厚德，自强不息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曾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于1929年秋开办研究院。以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
1894年，是中国的甲午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一年之后，诗人黄遵宪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外交生涯，从新加坡回到国内，这一年他47岁。这年的春天，痛感山河破碎的黄遵宪写下了《赠梁任父同年》诗六首，“寸寸河山寸寸金”一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图片说明1：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右)向宋楚瑜赠送诗词条幅 图片说明2：清华历来人文荟萃,前从左至右为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从左至右为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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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主持演讲会时举措失当，被媒体和网民广泛泛批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人们对清华校长的批评也许不算苛责责―――
近日，中文互联网各大BBS上再次掀起“炮打”浪潮，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先生成为新一轮网络口诛笔伐运动的火力目标。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5月11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期间，顾秉林先生代表清华校方向宋楚瑜赠送了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清末中国驻新加坡首任总领事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顾校长在读这幅赠诗过程中的尴尬场面，激起了中国大陆众多网友的强烈不满。有网友作捶胸顿足痛心疾首状：“在开始主持过程的发言中结结巴巴。到最后更是洋相百出，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等他把送给宋楚瑜的一幅诗卷展开时，竟不能将全诗32个字(包括标点符号)认全！清华的脸都给这位校长丢完了，呜呼哀哉！”还有网友感喟曰：“送人家礼物却读不出来，人家送礼给你也不懂得说谢谢！”
顾秉林校长的遭遇尴尬，确实有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在国人给予极高期望的宋楚瑜先生清华之行中，送给宾客的礼物事先都不好好看看，起码可以说是草率和马虎；尤其清华，尽管院校调整后，清华已是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但清华传统值得尊重，当年是拥有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四大导师的国学重镇，和国学有关的细节更易引人关注，校长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正如上面所说，大学校长的人文修养不可忽视，如果一个理工出身的校长能表现出深厚的人文素养，那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退一步说，术业有专攻，有所偏弊，也是人情之常，但顾校长应当自省的是，他在公共关系这方面显得准备不足，在这种礼仪性很强的场合，其细节尤不能忽视，“细节决定成败”，从另一方面说，顾校长这是为许多大学校长们上了一堂公共关系课。
编辑：刘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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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に縁り 結ばれたりし 此の身をば  また誰が為に ほどき供えむ      Not a long day, but a good heart.
2
１５
                               昨日は 明日の鏡なり  今日をさわかに 努め過ごさむ     

                  Yesterday is the mirror of tomorrow.  You best work conscientiously today.                               

            「温故知新」The trinity of goodwill, diligence and ingenuity will solve any problem.    

